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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

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成为新时期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一项重

大战略布局。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专门召

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从而将“一带一

路”正式确立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贯通中国东中

西部地区，连接亚太、欧洲两大经济圈，将大大推动

欧亚大陆腹地的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

将自身发展惠及周边乃至世界的重要体现。但同时也

要看到，沿线一些国家复杂的政治、安全、经济形势

使“一带一路”推进起来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还

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倡议存有疑虑，担心中国主导欧

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危及它们的利益。鉴于此，“一带

一路”建设不应该把重点仅放在经济外交上，还应当

夯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大力开展公共外交。

一、国内：加强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需要

做好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这就决定了加强统筹规

划与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该倡议提出以来，国内许多

省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制定规划，试图藉此加

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分享国家政策红利。在2015年

初各省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新疆、青海、甘肃、陕

西、江苏、福建等多个省份都将“一带一路”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如果不进行统筹规划，各地区一拥而上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极有可能出现对资源、项目

的无序竞争。

除了加强对各部门、各地区的规划协调之外，还

应当推进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建设要加

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

通和民心相通。政策沟通主要是政府之间在法律和政

策上的协商；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主要是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便利；民心相通至关重要，

因为“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的支

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

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

础”。[1]为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2014年底中

国宣布设立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筹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但现实情况是要修

路，还需要先解决环境评估、拆迁补偿等一系列民生

问题，否则可能会引发当地民众的抗议阻扰，使修路

工程无法进行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倡

议不应仅偏重经济外交，更需要重视公共外交的作

用，没有后者作支撑，前者将无所依托。反之，如果

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公共外交也只能是口

惠而实不至，而且经济外交所带来的实惠也有助于公

共外交的顺利开展。简言之，公共外交与经济外交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但是，出钱

开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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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他国也不一定能够换来别人的好感，有时没做到

位反而会适得其反，导致“住在中国捐赠的房子里反

对中国”的奇怪现象。在新媒体时代，中国应当主动

与世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国为世界发

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也

应当看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共

外交的效果也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显现出来的。同

时，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一带一

路”战略付诸实施，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也将与日

俱增。如果处理不当，一个突发性事件就可能会使之

前做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

一路”战略倡议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强化解危机的

公共外交能力，切实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1）尽快出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具体

规划，并进行权威解读，这既便于各国了解其真实意

图，也有助于国内各部门、各地区的规划与协调。

（2）提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地方政府、企业、

民间组织和个人开展公共外交的意识与能力，培育企

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意识，同时做好舆情调研，有

针对性地在沿线地区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注重社会公

益效果。（3）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智库、学术界在公

共外交中的生力军作用，与参与国民众进行交流沟

通，营造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争取相关国家的民意

支持。（4）在开展公共外交时，需要进行平等交流与

双向互动，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话语做

“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此外，还可以借助沿线地区的

民间力量（例如媒体、研究机构或者个人）搭建公共

外交平台，实现公共外交的本地化。

二、沿线地区：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带一路”涵盖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

亚、北非、东非等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并辐射东亚和

西欧。沿线有许多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身

陷债务危机的资金短缺国家，它们热烈响应中国的战

略倡议，并积极主动开展对接。该倡议提出一年来，

中国已经与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等国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科威特签署了

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丝绸城”有关合作

的备忘录，与俄罗斯签署了推进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

的备忘录。但是，沿线许多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政治经济形势极其复杂，社会制度各异，文明多元，

发展不一，使“一带一路”在建构世界跨度最大、最

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与挑战。

一是“一带一路”途经区域涉及多种文明，自古

以来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就在该地区交替上演。日本学

者长泽和俊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

胎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两端产生了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

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自古以来还出现了袄教、

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2]丝绸之路

沿线地区的不同文明与宗教既有着友好交流、和谐交

融的历史，也有暴力冲突、文明交恶的血火记忆。目

前，欧亚大陆的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等热点问题均涉及宗教因素。

二是沿线许多国家尚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转

型之中，政治局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亚、南

亚、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该地区一些

转型国家内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一旦政局动荡或政

权更迭，外资项目便有可能首当其冲地沦为政治斗争

的牺牲品。例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泰国的

“高铁换大米”计划、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私有化计划，等等。这些项目

均是在相关国家政局发生变动之后出现变故，虽然有

的项目经过重新论证审核之后又得以启动，但已经造

成的恶劣影响与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三是恐怖主义与地区冲突的威胁。近年来，中国

“走出去”的企业多次成为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中国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国际上和

当地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安全

风险。“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恰是冷战后地区冲突

集中爆发的区域——由三条“危机弧”所构成的破碎

地带。第一条沿前苏联的主要势力范围，即波罗的

海、中欧和巴尔干分布，是历史上有名的“火药桶”；

第二条沿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和中亚

国家，直至近东和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苏丹、阿尔及

利亚等国的伊斯兰教“新月形地带”；第三条位于南亚

次大陆的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区。[3]这
三大地带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或民族宗教矛盾较为

激烈的地区。目前一些悬而未决的热点问题同恐怖主

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主要的动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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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沿线地区的复杂态势，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公

共外交的独特作用来开展工作。首先，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当对项目开展地区可能出现的各

种风险进行评估，选择政治经济形势相对安全的地区

开展合作项目，并做好前期的舆论引导工作。其次，

“走出去”的企业不能过于依赖同合作国家当政者的关

系，而给反对派留下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的口实，应

当注意与当地反对党、民间组织建立联系渠道，以免

在对方政局突变后成为政治清算的牺牲品。再次，加

强与沿线国家的反恐合作，强化企业的恐怖主义防范

意识，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抓好项目的日常风险防范工

作，制定应急预案，最大程度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恐

怖袭击风险。最后，在国际媒体上进行舆论造势。长

期以来，一些国际组织、世界性媒体以环保、腐败、

人权等为借口，通过舆论报道、游说等各种渠道影响

东道国政府和社会，有意挑起当地民众与中资企业之

间的矛盾，排挤中资企业和人员。对此，中国应当主

动通过当地和国际媒体平台，用事实把中国投资对当

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介绍出来，以免出现对中国不利的

一边倒的舆论。

三、对存有疑虑国家：以开放包容心态

开展增信释疑工作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该地区大国云集，各

种利益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冲突交织碰撞。由于重要

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中亚、南亚早已

成为大国角力的舞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起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大手

笔”疑虑重重，其中不乏曲解和误读，还有的把中国

的“新丝绸之路”倡议比作“马歇尔计划”[4]。
冷战结束后，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十分

关注中亚地区，从各自战略需要考虑，先后提出该地

区战略构想。日本桥本内阁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名为

“丝绸之路外交”的中亚外交战略，把中亚及高加索8

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与它们开展增进互信的政治

对话以及加强能源合作。但由于各种原因，日本中亚

外交战略的实施并不尽如人意。在沉寂了一段时间

后，日本决定重建“丝绸之路外交”。2004年出台的日

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将日本援助重点区域从“以

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

亚、中亚的亚洲地区”。[5]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外交”，

日本自 2004年起推动设立“中亚（包括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日

本”机制，通过与中亚各国外长定期会晤促进双方政

治对话、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2011年7月，美国提

出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

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

划。美国希望“新丝绸之路”倡议对整个阿富汗的邻

国都能提供关键性的经济推动。[6]2012年7月，在东京

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美国

希望将日本拉入该计划，中俄则被排除在外。近年来

俄罗斯一直在推动欧亚一体化战略：建立强大的超国

家联合体模式，使之成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发

挥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有效纽带作用。2014 年 5 月 29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欧亚

经济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欧亚经济联盟于2015

年1月1日正式启动，目标是在2025年前实现联盟内

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推行

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

各国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战略均具有一定的

排他性，且均以中亚为轴心，将中亚作为联通欧亚的

物流、资源、经济乃至政治枢纽，力争在“枢纽之

争”中占据上风，借此扩大自身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利

益与影响力。日本“挺进”中亚的目的十分明确：一

是争夺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实现日

本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二是在中亚地区扩大日本

的政治影响力，制衡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美

国构筑“新丝绸之路”意在通过“经贸与过境”组成

的经济链条，使整个地区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达到

利用经济利益影响该地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目的。中

亚地区始终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俄对

其他大国力量进入该地区十分警惕，同时美欧因克里

米亚问题发起对俄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了欧亚区域

一体化进程，以增强与美欧对抗的砝码。

在日、美、俄逐鹿中亚之际，中国提出了“一带

一路”构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倡议涵盖范围

更广，涉及国家、地区更多，受益面更大，开放性也

更强。其他国家的丝绸之路战略带有较强的排他性与

封闭性，试图构建自己占主导地位的势力范围，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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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则描绘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强调合作

共赢的宏伟蓝图。即便如此，美国、印度、日本、俄

罗斯等大国仍然从传统的“零和”思维出发，对中国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主导欧亚区域持有很强的

戒心。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缔造者和维护者，

它的利益遍布全球，不希望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将

整个欧亚大陆整合起来，从而威胁到它及其盟友在该

区域的利益。印度作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印度洋沿岸

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的唯一强国，一直试图在

印度洋扮演主导性角色，对印度洋有一种“排他式的

独占心理”[7]，对“一带一路”倡议经由印度洋自然比

较抵触。为了抗衡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印

度莫迪政府提出了“季节”（Mausam）计划，试图在

印度洋沿岸地区重建古代的贸易关系以及“印度洋世

界”。[8]日本曾经在亚洲一枝独秀，被西方视为“优等

生”，而今面对中国的强劲崛起有很强的失落感，对中

国扩大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更是心有不甘，对中国倡

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不会冲淡日本主导的亚

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存有疑虑。俄罗斯也对中国在中亚

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心存芥蒂，只是在目前与西方关系

恶化的情况下，出于维护中俄友好关系的考量，也不

好明确反对中国的倡议，只是提出该倡议要跟其他的

国际项目相协调，起码不能影响到它力推的欧亚一体

化战略。如果按照各大国的“小算盘”，“一带一路”

建设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地缘政治竞争。

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中国已经明确宣布

“一带一路”建设决不干涉沿线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

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而是要相互坚定支

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国也反复强调，“一带一

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不是

中国一家利益独享地带，而是各国利益共享地带。除

了这些政策宣示之外，中国在战略规划上也应当考虑

相关国家的利益：按照自愿原则，把各大国囊括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之中，充分照顾和尊重它们在

该地区的利益，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共同发展的

经济走廊。与此同时，各大国也需要转换思维，以全

新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合作以及中国的

崛起。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

程，是中国与世界实现共同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破

除国际关系史上国强必霸魔咒的鲜活案例。“一带一

路”沿线广大中小国家对中国倡议积极响应，希望借

此机会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促进本国经济

发展。但也应当看到，西方国家还有很多人仍习惯戴

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并从西方自身的

经历推己及人，认定中国的崛起将难逃“大国政治的

悲剧”，并对中国的动向进行防范与遏制。可见，“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杂音。

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中国应该如何

让世界放下警惕、谋求共同发展？世界应该怎样接纳

一个崛起的中国？公共外交在化解这些挑战的过程中

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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